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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运用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 7586 个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进

行分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叠加分析法探测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总体空间分布上，国家森林乡村呈

现“大集聚、小分散”分布格局，经向性特征显著，具有显著的东多西少的格局特征；(2)区域空间分布上，在三

大地区、八大分区和省际层面上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地区森林乡村占比达 40.23%，大西南、长江中游等 6个区域占

比达到 79.79%；(3)空间密度分布上，高密度区域分布于黑河—腾冲一线以东的北京和苏浙皖赣湘交接区域，华北、

华中与华南为两个核心绵延区；(4)空间关联特征上，呈现中东部热，西北、东北部冷的空间关联特征，冷点区域

变化较小，热点区域呈现零散和带状分布向团状集聚转变的特征；(5)影响因素上，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受经济、

社会、生态和自然地理多重因子影响，其中受生态因素的影响较大，河流、地形、气候对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

的影响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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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19 年 9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开展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

定工作[1-2],2019 年 12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先后公布了两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共 7586 个乡村，拉开了全国森林乡村创建工

作的序幕。森林乡村是指乡村自然生态风貌保存完好，乡土田园特色突出，森林氛围浓郁，森林功能效益显著，涉林产业发展

良好，人居环境整洁，保护管理有效的生态宜居乡村[1]。从其定义和内涵来看，森林乡村与生态乡村、美丽乡村、宜居乡村具有

一定的共性特征，注重运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关注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都属于可持续发展乡村，即强调乡村地域系统的协

调发展并满足人类各类功能需求的乡村
[3]
。但森林乡村更侧重森林功能在乡村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

意义：强调乡村森林覆盖率和森林功能系统，有助于乡村生态可持续发展；强调与森林相关特色产业突出，有助于乡村产业可

持续发展；强调人居环境的整洁和村庄治理有效，有助于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森林乡村建设，有助于乡村全面振兴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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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 

乡村是最小的聚落单元，乡村发展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外关于乡村地理的研究起源较早，始于 19世纪

法国地理学家对乡村聚落的研究[4]，当前，国外学者关注乡村聚落与人口经济的关系[5-6]、乡村景观[7]、乡村贫困与社会福利[8]、

乡村空间重构[9]等方面的研究。国内关于乡村空间分布格局的研究是 1990 年代以来的重要议题[10]，梳理相关文献可知，学界对

此的探讨已取得显著进展：研究内容日益深化，注重揭示乡村宏观格局特征、演化过程分析和影响机理阐释[11-12]；研究对象不断

丰富，不再局限于一般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聚焦于美丽乡村[13]、贫困村[14-15]、传统村落[16-17]、专业村[18]、乡村旅游重点村[19]等国

家评选出的特殊类型乡村的研究；更加关注乡村的发展问题，基于乡村地理视角，对乡村脱贫[20]、乡村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21]

开展较深入的研究；研究方法不断改进，早期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专题地图绘制[4]等传统分析方法，当前地统计、空间自相关、

样带分析
[22]

、空间计量
[12]

等计量分析方法广泛运用；数据来源趋于多元化，从统计年鉴拓展到历史文献
[23]
、遥感影像

[24]
、国家

各部委发布名单等；注重时间演变分析，从单一时间到多时间节点乡村空间分布格局研究，更加关注乡村空间重构与演变分析
[25-26]。对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鉴于此，本文基于地理空间视角，利用 GIS地理空

间分析技术以及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方法，对第一批、第二批共 7586 个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有助于丰富乡村地理研究内容，促进乡村持续健康发展，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导乡村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也为中

国森林乡村建设与保护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利用 ArcGIS 建立国家森林乡村地理数据库。运用核密度分析法、不均衡指数、全局自相关、局部关联指数
[27]

等方法研究国

家森林乡村在不同地域尺度上的分布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28-29]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国家森林乡村数据来源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方网站（http://www.forestry.gov.cn/）发布的第一批（3947 个）和第二批

（3639 个）国家森林乡村名单，利用百度地图地理坐标查询工具，整理出了全国森林乡村地理空间信息。全国省级行政区划地

图数据、河流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http://www.geodata.cn）；分辨率为 30m 的中国 DEM 数字高程数据、

气温数据以及气候区划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各省社会经

济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研究区域为中国大陆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港

澳台地区。 

2 中国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特征 

2.1 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如图 1所示，中国森林乡村总体空间分布差异明显：(1)总体空间分布形态表现为“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在空间

集聚上呈现条带状与团状集聚分布的空间形态特征，多分布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森林资源丰富的中东部地区；(2)在空间分

布的趋势上呈现明显的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特征，东西数量差异和密度差异均十分显著，表现出明显的经向性地域分异特征，

符合胡焕庸人口地理分界线的地域分异规律[30]，黑河—腾冲一线以东地区共分布了 7071 个国家森林乡村，占全国比重 93.21%，

以西地区共分布了 515个国家森林乡村，仅占 6.79%，说明国家森林乡村总体上趋向于东部地区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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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图 

2.2 区域空间分布特征 

2.2.1 三大区差异 

从全国三大分区来看，国家森林乡村分布具有一定的不均衡性。东部地区国家森林乡村最为集中，数量最多，共有 3052 个，

占全国比重达 40.23%。中部地区国家森林乡村数量为2784个，占全国比重为 36.7%，与东部地区较为接近。西部地区最少，拥

有国家森林乡村数量为 1750个，占全国比重仅为 23.07%，与东中部地区有明显的差距。 

2.2.2 八大区差异 

如图 2所示，从全国八大经济区来看，国家森林乡村分布的不均衡性特征较三大分区更为显著。通过不均衡指数进行计算，

得出八大分区国家森林乡村的不均衡指数为 0.28，表明森林乡村在八大分区上分布不均衡。具体而言，主要集中在大西南经济

区、长江中游经济区、黄河中游经济区、北方沿海经济区、南方沿海经济区等 6 个区域，其占比达到 79.79%，其中大西南经济

区数量最多，有 1510个，占比 19.91%；长江中游经济区次之，有 1494 个，占比为 19.69%；而大西北经济区数量最少。国家森

林乡村的区域数量特征，反映了国家森林乡村趋向于沿东中部经济区和大西南经济区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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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八大分区国家森林乡村数量统计 

2.2.3 省际差异 

如图 3所示，各省国家森林乡村数量存在较大的差异。31个省份共有 7586 个国家森林乡村，其中 8个省区拥有370 个以上

国家森林乡村，3 个省区拥有 301～369 个国家森林乡村，7个省区拥有 197～300 个国家森林乡村，6 个省区拥有 87～197 个国

家森林乡村，7个省区不到 87个。省域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不均衡指数为 0.36，说明国家森林乡村在省际尺度上较八大区尺

度上分布的不均衡性更加显著。从国家森林乡村空间集聚具体省份来看，主要集中分布在河南、山东、四川、湖南、江西、广

东、广西、福建等省份，新疆、青海、西藏和宁夏 4 省份分布数量较少，反映出国家森林乡村趋向于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集中

分布。 

2.3 整体密度分布特征 

运用 ArcGIS10.2 空间分析工具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绘制国家森林乡村密度图（图 4）。如图所示：(1)第一批国家森林乡村

呈现两条高密度集聚带和四个集聚中心。两条高密度集聚带分别是北京—冀西北—晋东南—豫西北—鄂西北—川渝东部以及沪

宁杭—赣西北—鄂东南—湘东—粤北—闽西南—桂东北；四个集聚中心为北京、晋冀豫交界区域、苏浙皖湘赣闽粤交界区域。

(2)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分布呈现一个南北高密度集聚带、东西五大集聚中心的空间密度特征。南北高密度集聚带大致与京广铁

路一线一致，形成南北连续高密度森林乡村连绵集聚区；五个高密度集聚中心分别为北京、鄂豫交界区、湘赣交接区、浙闽赣

地区、四川东部地区。(3)从两批国家森林乡村的核密度分布来看，形成两个核心集聚区、两个核心绵延区。两个核心集聚区为

北京国家森林乡村集聚核心区和苏浙皖赣湘交接区域集聚核心区；两个核心绵延区分别是以北京为核心的华北绵延区和以苏浙

皖赣湘交接区域为核心的华中、华南绵延区。总体而言，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经向地带性差异十分显著（自东南向西北衰减），

高密度区始终位于黑河—腾冲一线以东，这种差异的形成，折射出我国自然和人文地理的经度地带性特征[31]。 

 

图 3中国省域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差异图 

2.4 空间关联分布特征 

以 31 个省级行政区为基本空间单元，运用 ArcGIS10.2 空间自相关分析工具，对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的全局自相关进行

分析，得出第一批、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 Moran'sI 估计值分别是 0.0968、0.1237，正态统计值 Z 为 1.6581、2.0002，其值均

为正，检验效果显著，说明两批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呈现较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不同地区国家森林乡村在空间上呈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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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国家森林乡村分布较多或较少地区在空间上均趋于集聚特征。 

 

图 4中国国家森林乡村核密度空间分布图 

对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冷热关联特征做进一步分析，计算出地市尺度上的局域关联指数 GetisOrdGi
*
，运用 Jenks 自然断裂

法将其空间分布划分为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和冷点 4 种类型[13]，得出国家森林乡村空间热点分布图（图 5）。如图所示：(1)

从空间分布形态来看，第一批国家森林乡村热点区呈现带状分布和团状组合分布特征，热点集聚区呈现“4”字形分布形态，位

于华中地区及其与华南、西南交界区域，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局部地区，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热点区分布相对集中，呈现团状集

聚，集中分布于华中地区及其与西南地区交界区，热点集聚区呈现由东至西的彗星状形态；(2)从冷热点区数量来看，第一批国

家森林乡村热点区有 68个城市，比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多11个城市，第一批国家森林乡村冷点区有 86个城市，比第二批国家

森林乡村少 3 个城市，热点区减少，冷点区增加，说明国家森林乡村分布集聚性趋势在加强。总体上来看，国家森林乡村呈现

中东部热，西北、东北冷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冷点区域变化较小，热点区域呈现零散和带状分布向团状集聚转变的特征，国

家森林乡村分布集聚趋势日趋明显，空间冷热格局特征日趋稳定。 

3 中国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村庄是特定地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人”和“地”两个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演化形成产物，其形成和分布受地理

环境、人文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11]。国家森林乡村与一般乡村相比，有其特殊性，根据《国家森林乡村评定办法（暂行）》[2]，

国家森林乡村的分布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地理环境对森林乡村分布具有基础作用，影响森林乡村的整体格局，经济水平具

有重要作用，影响森林乡村局部分布差异（图 6）。借鉴王兆峰
[29]
等学者研究，选取经济产业、社会人口、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

四个方面来分析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经济产业因素包括GDP、旅游外汇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GDP；社会人口因素包

括美丽乡村数、年末总人口、公路里程、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价格指数；生态环境因素包括森林面积、造林面积、人工林面

积、湿地面积、环境投入；自然地理因素包括河流水系、地形地貌、气候等方面的因素。采用地理探测器分析经济、社会、生

态对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的影响，同时运用 GIS 地理叠加分析和邻域分析方法，分析自然地理因素对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

影响，以此揭示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3.1 经济、社会和生态因素分析 

年末总人口、人工林面积、湿地面积、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环境投资、公路里程、美丽乡村数量是影响国家森林乡村空

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其解释力大小分别为 0.767、0.602、0.556、0.455、0.443、0.418、0.383、0.361，同时，森林面积、旅

游外汇收入、消费价格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造林面积、人均 GDP 的影响力相对较低，其解释力大小依次为 0.237、0.228、

0.157、0.155、0.148、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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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冷热点空间分析图 

 

图 6中国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机制逻辑框架 

(1)产业经济水平对森林乡村的分布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乡村建设投入力度越大，乡村美化、绿化水平也

就越高。从二级指标来看，经济发展因素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和 GDP 的解释力分别为 0.455 和 0.443，如京津冀、长三角周边区

域均有大量的国家森林乡村分布。 

(2)社会人口因素对森林乡村分布有着深远影响。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居民生活水平越高，村庄建设水平也会越高，区域基

础设施特别是公路网络建设水平越高，对村庄发展具有较大的带动作用，有助于推动村庄建设水平的提升，区域人口数量越多，

说明村庄数量越多，入选国家森林乡村的几率越高。从二级指标来看，社会人口因素中，年末总人口解释力达到了 0.767，如山

东、河南、广东等人口大省，都分布了众多的国家森林乡村。公路里程和美丽乡村解释力分别为 0.383 和 0.361，说明国家森林

乡村趋向于美丽乡村数量较多、公路里程数较高的省份集中。 

(3)生态环境因素对森林乡村分布具有直接影响。人工造林面积直接关系到乡村的森林覆盖率，本地基础生态环境也对乡村

绿化率提升有直接的影响，从二级指标来看，人工林面积解释力达到了 0.602，环境投资解释力达到 0.418，代表地区生态本底

水平的湿地面积解释力达到了 0.556，如湖北、湖南、江西等湿地资源丰富的省份森林乡村数量也较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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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然地理因素分析 

3.2.1 河流水系 

水系是影响聚落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乡村发展的基础。将国家森林乡村选点矢量图与主要河网进行叠合分析，得到图7，

可以看出国家森林乡村大多沿河流分布，集中分布于河网密度较高地区，主要沿长江、珠江、闽江干支流地区分布。长江流域

分布数量较多，上游主要分布于嘉陵江、沅江流域，中游主要分布于湘江、赣江流域，下游主要分布于长三角地区。珠江流域

国家森林乡村主要分布在珠三角以外的上中游地区。闽江流域国家森林乡村也较为密集。由此可见河流是影响村庄人居环境的

重要因子，河网密度较高的地区水资源丰富，植被丰茂，森林覆盖率较高，国家森林乡村数量较多，河网密度稀疏的地区水资

源缺乏，森林覆盖率较低，国家森林乡村数量较少。需要注意的是平原地区河网密度较高，但土地利用类型大部分为耕地，森

林覆盖率较河网密度同样较高的山地丘陵地区要低，国家森林乡村数量相对较少。 

3.2.2 海拔高度 

地形通过影响村庄的分布和产业的发展来影响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将国家森林乡村点选矢量图与我国分辨率为 30m 的数

字高程地图进行叠合，得到图 8。国家森林乡村普遍分布于黑河—腾冲一线以东低矮山地、丘陵和盆地地区，沿地形过渡区集聚。

位于平原与山地丘陵结合部的南岭、幕阜山、罗霄山、皖南山区、大别山、长白山等周边广泛分布森林乡村；四川盆地周边、

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和秦岭过渡区域森林乡村分布较为密集；东南沿海丘陵、山东丘陵、辽东丘陵等地区森林乡村分布也比较

广泛。不难看出，国家森林乡村倾向于分布在一定地形起伏度区域，而地形起伏度过大的地区和过小的地区分布稀疏，说明森

林乡村与地区的地形地貌联系紧密，有一定的地形起伏度的地区一般森林覆盖率较高，生态环境良好，更有利于森林乡村的形

成与发展。 

 

图 7中国国家森林乡村与河流水系叠加分析图 

3.2.3 气候条件 

气候的差异往往决定区域内气温和降水的不同，而气温和降水是国家森林乡村形成的重要因素。将国家森林乡村与中国的

气温插值和中国的气候区划分别进行空间叠加，得到图 9。如图 9a 所示，国家森林乡村主要分布于东南气温相对较高区域，内

陆地区西北新疆气温相对较高，但国家森林乡村数量较少，这是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与降水在空间上具有一致性，年平均

气温较高地区，降水较多，有利于植被生长和森林资源的形成，而新疆南部地区气温较高，但由于深处内陆，是我国降水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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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国家森林乡村主要分布于季风气候区，从气候区划的角度来看，集中分布于南温带、北亚热带、中亚热带三个气候区。

究其原因，这些区域降雨量充沛，雨热同期，为森林植被生长和乡村聚落形成均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是森林乡村的主要分

布区域。 

 

图 8中国国家森林乡村与地形叠加分析图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GIS 空间分析技术，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我国第一批、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特征

进行了分析，并采用地理探测器和叠加分析法对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地理空间探测和分析，研究结论如下： 

 

图 9中国国家森林乡村与气温和气候的叠加分析图 

(1)总体特征上，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大体呈现“大集聚、小分散”分布格局，

在空间集聚上呈现条带状与团状集聚分布的空间形态特征，多分布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森林资源丰富的东部地区，表现出

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的经济社会指向。在空间分布的趋势上呈现明显的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特征，东西数量差异和密度差异均十

分显著，具有明显的经向性地理分布特征，黑河—腾冲一线以东地区国家森林乡村占比达 93.21%，以西地区占比仅 6.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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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布上，国家森林乡村在三大区、八大分区和省际层面上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地区森林乡村占比达 40.23%，西部地区占比

仅为 23.07%；八大分区国家森林乡村不均衡指数为 0.28，表明国家森林乡村在八大分区上分布不均衡，大西南经济区、长江中

游经济区等 6个区域占比达到 79.79%；省域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不均衡指数为 0.36，主要集中分布在河南、山东、四川、湖

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等省份。(3)整体密度上，国家森林乡村高密度区域分布于黑河—腾冲一线以东地区。从两批国家

森林乡村的核密度分布来看，主要形成 2个核心集聚区和 2个核心绵延区，2个核心集聚区为北京国家森林乡村集聚核心区和苏

浙皖赣湘交接区，2 个核心绵延区分别是以北京为核心的华北绵延区和以苏浙皖赣湘交接区域为核心的华中、华南绵延区。(4)

空间关联上，两批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呈现较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不同地区国家森林乡村在空间上呈集聚特征。总体上

呈现中东部热，西北、东北冷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冷点区域变化较小，热点区域呈现零散和带状分布向团状集聚转变的特征，

说明国家森林乡村分布集聚趋势日趋明显，空间冷热格局特征日趋稳定。(5)影响因素上，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受经济、社会、

生态因子的综合影响。具体来看，年末总人口、人工林面积、湿地面积、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环境投资、公里里程、美丽乡

村数量 7 个二级因子解释力较高。在自然因子中，国家森林乡村主要分布于我国主要河流的干支流、低矮山地、丘陵、盆地、

地形过渡区以及东南季风气候区。 

4.2 相关建议 

国家森林乡村创建数量多，覆盖面广，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区域分布差异过大、产业基础不强、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推动森林乡村功能各有差异。

山地丘陵等地理过渡地带，生态环境脆弱、人地关系作用强烈，这些地区远离城镇，交通滞后，如太行山、大巴山、祁连山等

地区，应着重打造生态治理型森林乡村，其建设不仅要注重数量的增加，更要注重建设质量的提升；平原地区森林乡村建设要

突出绿化美化功能，应以示范建设为主，不宜追求数量的提升，应着重打造宜居示范型森林乡村；西北干旱地区和高原地区森

林乡村建设要突出农田防护功能，提升森林乡村的数量，打造生产防护型森林乡村。(2)促进森林乡村产业各有所长。偏远地区

森林乡村要发挥地方文化、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优势，如云南、贵州等地要推动森林乡村建设与地方民族文化和旅游资源开发

相结合，推动森林乡村融入区域旅游线路，打造民族地区特色文化型森林乡村；城郊乡村要发挥靠近城镇和基础设施相对完善

的优势，在现代农业、林下经济、乡村休闲上下功夫，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产业融合发展；景区周边森林乡村要搭乘旅游发展的

“便车”，强化乡村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康养旅游，以旅游带动森林乡村发展，打造景区型森林乡村。

(3)补齐森林乡村设施建设短板。加大对西北、西南等偏远地区、贫困地区、生态问题突出地区森林乡村建设的倾斜力度，推动

森林乡村水、电、路、网、灯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森林乡村基本功能；推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闽江流域等区域森林

乡村“串点连线成片”发展，加强区域性交通路网建设，促进乡村公路与高等级公路的串联，推动旅游资源富集地区农村公路

建设与旅游公路建设相结合，提高森林乡村的可进入性。(4)推进森林乡村综合环境整治。将森林乡村创建与美丽乡村创建工作

相结合，在绿化景观的设计上要遵循自然、生态、协调的原则，提升村庄绿化景观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协调，在植被选取、景观

营造上要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居民的需求，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提升，打造美丽宜居村庄；结合国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加强试点地区森林乡村建设力度，以森林乡村建设为重要抓手，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

治理，助力解决区域生态问题，提高区域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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